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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记忆中，有一项重要的冬日活动
是掘地鼠，很多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

在我的老家胶州西南乡，农人将老鼠分成两
类：居家的叫家鼠，野外的叫坡鼠、田鼠、地鼠。
相对而言，坡鼠平日与人的战争要小一些，那些
野地里的小精灵，在庄稼丰茂的季节里，尽情地
偷食香甜的果实。但是到了冬天就不一样了。

冬初，大地上活跃着一群扫秋的人，他们在
收获过的土地上，用镢头一遍遍翻找遗漏的地
瓜、花生等，也常常在扫秋的间隙掘地鼠。对于
掘洞捕鼠，乡下人是兴奋的，鼠的繁衍太过旺
盛，一年一度秋末冬初的掘地鼠行为，是遏制鼠
患成灾、有效地护粮护堤，维持生态平衡的自然
法则。

掘地鼠一般是由半大孩子们完成。在与地
鼠的斗争中，孩子们发现老鼠是聪明的，顺着阡
埂上一个隐秘小洞，一直刨进去，就发现，九曲
十八弯的孔道里，修建了巨大的粮仓，你不可低
估一只老鼠的眼光（我们常说的鼠目寸光似乎
有待考究），它储存的粮食种类繁多且营养均
衡，它们有足够的量使整个冬天可以无忧于饭
食。它们的建筑也是叹为观止，有主道、辅道，
主道宽阔，辅道狭窄；厅室宽大似乎是议事厅；
卧室则舒适，有讲究的铺垫，不亚于人类的席梦
思床垫；有用羊毛、棉花等铺设的专门生养幼崽
的产室；还有专门盛放粪便的厕洞。洞内有防
潮的树叶，有取暖的干净羽毛，甚至有些羽毛色
彩斑斓，貌似有美观和装饰的作用。

掘地鼠的时候，有很多技巧。发现老鼠洞
时，先要判断这洞是个真入口还是个迷魂洞。
洞口光滑的肯定是老鼠经常出入，洞口粗糙的，
有可能是老鼠的假洞口，或者已经废弃不住的
旧洞穴。如果是假洞口，说明这老鼠不是寻常
狡猾，掘地鼠的风险就大。

在刨掘之前，先要在周围寻找真正的洞口
或称“气眼”，还要对洞中迷魂阵样的布局做出
准确判断。“气眼”并不是专为通气的，是老鼠从
自己的宅穴通到田野里的出口，便于它在田地
里进食、挑选和搬运食物。狡猾地鼠的洞穴中
有明道和暗道，真道和假道，有时候，刨着刨着，
出现两条路，一条粗大开阔，一条细窄，顺着开
阔的刨了半天，远远出去一二米，却是个死胡
同，只好回过头来追逐小道。小道过了一段窄
小过道之后，豁然开朗，原来细小只是迷惑人的
假象。莫非在做洞立居之时，它早已经料定了
人类的屠城之举？此地居住的老鼠，岂不是成
精了？尽管几个小伙伴轮番举镢头，也有看似
精确无疑的判断，最后每一条通道都刨到山穷
水尽，也没找着粮仓和老鼠，不禁郁闷疑惑：难
道老鼠不在家？大冷天的，它去哪里了？它的
洞穴也有吃剩的花生壳和粪便，但就是没有粮
仓，难道它不储存粮食？有时候我们只得这样
判断：也许，如同狡兔三窟，老鼠的洞穴不止一
处，倘若遭遇灭顶之灾，头顶洞开，镢头来临，它
拖家带口亡命天涯吗？也许它在不远处就有另
一个宅院，打造得一样牢固安全，只偶尔过来住
住，万一住处有动静，好及时潜入行宫，也许我
们一干人马在那里大汗淋漓刨掘的时候，地鼠
一家正从脚底下的暗洞暗度陈仓了呢。对于地

鼠这些故事，我们永远猜不透。
地鼠也有品质好赖，好的地鼠洞府巨大，陈

设奢华，看得出地鼠费劲了心思打理，有的鼠洞
却极端简陋，出口和入口就一条路，里面邋遢不
堪，不多的一小堆杂粮被咬得细碎，粪便就在旁
边，每每掘到这样的地鼠，大家就取笑说，这一
定是个“光棍子地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过日
子也没有个谱气。

孩子们在掘地鼠的活动中，也学会了哲学
和思辨，也研习了兵法和韬略。原先掘地鼠，总
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顶多收获些粮食，连老
鼠的面都没碰上，于是孩子们就分析原因，研究
策略。他们先找到了地鼠洞的“气眼”，有时候，
一个鼠洞的“气眼”不止一个，是堵死“气眼”，从
常规路径攻城，还是那边刨掘佯装攻城，这边守
着“气眼”挖好陷阱、埋伏刀兵“守株待兔”？这
取决于孩子们对“气眼”与鼠洞间距离的估算。
老鼠的突围也是有策略的，常常是一只健壮的、
善于奔跑的老鼠先从“气眼”中跑出，引着孩子
们去追打，然后大小不一的众鼠奔出四散而
逃。大约这打头阵的是父亲，后面掩护的是妻
儿老小，它单枪匹马的敢死队行为，无非就是引
开敌人，给妻儿的逃跑赢得机会和时间。它的
牺牲看起来是多么壮烈啊！有时候它能成功突
围。假若孩子们的分工不明确，配合不默契，奔
跑不迅速，一只硕鼠也可以逃脱毙命的灾难。

孩子们也是越来越精，他们在攻城之前，早
已经有了多种推测和部署，例如在“气眼”边挖
壕沟，假若鼠类跌入壕沟就是瓮中捉鳖了。还
用阻断敌人，各个击破战略，就是当冲锋鼠奔出
洞口后，有专人负责赶紧用铁锨堵住洞口，避免
后面的大部队一起出来。其他孩子集中追打冲
锋鼠，当第一仗见了分晓，再往外放后面的老
鼠。此刻的地鼠大部队战战兢兢，不敢往外跑
了，有老死洞中的节烈。这时候就需要在大洞
口佯攻的地方放火，一把火起，往洞内扇烟，呛
急了，地鼠还得从“气眼”逃生。

孩子们从掘地逮鼠中寻找乐趣，找到粮食，
更重要的是烧烤鼠肉的诱惑。从鼠洞中掏来的
粮食，人也是不吃的，不是饿到性命堪忧时，人
们一般不会吃经过老鼠的臭嘴巴搬运送过的食
物。那些粮食，被散于笼中鸡鸭。孩子们不在
乎是不是经过了老鼠嘴，大火一烧，都是美味。
阡埂上有了打地鼠的战利品，一堆花生，一捧豆
荚，还有一排几只肉滚滚的坡鼠，孩子们迫不及
待地点燃火堆“烧肴”吃。冬天的田野上，一簇
火光，一缕炊烟，一堆香美的果实，一只只烧烤
得滋滋冒油的田鼠，一阵阵孩子们的欢笑声中，
给冬日的记忆打上深深烙印。

在鼠患猖獗，严重威胁人类生活的时候，撅
地鼠就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事情，这成了一项必
要的生产任务。一队人浩浩荡荡在田野上行
进，带头的是健壮的男人们，后面跟着许多看热
闹的孩子，还有必不可少的“猎犬”。半个村庄
的狗被孩子们召唤来，这场秋猎刺激而充满期
待。有如此大的阵容摇旗呐喊，撅地鼠的大人
们颇有大军压境气势汹汹的霸气和傲慢，似乎
不怎么注重排兵布阵，在他们眼里，此行橛到谁
的洞，谁都必死无疑。这是一场绝对胜算的猎
捕，鼠辈天塌地陷，死期来临。雪亮的镢头刃剖
开土层，沿着它们的通道掘进，鼠辈四散逃窜，
但是，它们跑不过养精蓄锐好久，闲得牙齿就要
长锈的狗。一群狗扑上去，一口咬住老鼠，尖牙
穿透它胸腔肚腹，有些地鼠可就一口毙命，即使
不立毙，也失去了战斗力。咬住老鼠的同时，狗
呜呜吠着，头在左右剧烈摇摆，以抵制老鼠的垂
死反咬。这场面血腥而惨烈，动物与动物之间
的搏斗，短平快，令人惊叹。

掘地鼠是旧时农业生产的一部分，也是冬
闲的人们运动、娱乐的一部分，如今冬天的田
野如此安静，人类退出了对地鼠的干预，自然
界自有它平衡生态的策略，但是童年那些掘地
鼠的记忆和乐趣常常在展望冬天麦田的时候
潮涌而来。

掘地鼠 ◎张金凤

忆往昔

我们的“大金鹿” ◎刘俊科

“大金鹿”是一辆自行车，一个学兵队一辆。主
要是用来买菜和伙房里用的副食品，一般都由“上
士”掌控，那把钥匙是责任，但是在兵们眼里那是权
力。每每看着上士骑着他的“大金鹿”，那个威风凛
凛的样子，真是羡慕不已。

我们上士姓范，练了一身的腱子肉。他能够用
“大金鹿”驮回两大桶“炮弹”来。“炮弹”是两大桶啤
酒，给我们会餐用的。那柔软的液体，从那“炮弹”
里汩汩流到盆里，一桌一盆，再从盆里流到碗里，一
人一碗，再从碗里流到肚子里，那个爽啊！有一次
我们范上士在用“大金鹿”驮啤酒的时候，被几个
“小流球”挑衅了，他们依仗人多要动手，范上士一
把拎起“大金鹿”，像拎起一件得心应手的兵器，那
几个小子见势不妙，落荒而逃。范上士扶着他心爱
的“大金鹿”不禁笑起来。

“大金鹿”有时候也去充当一些其它的角色。
我当副指导员的时候，送学兵们到部队去，营房一

空，心也空了。终于有一天，分到五码头的兵们打
来电话，让我和文书一起到他们那里看看，还特意
嘱咐，带着挎包来。我和文书诸葛彭就一人一辆
“大金鹿”，从水清沟骑到五码头，兵们把我俩围住，
嘘寒问暖。他们让我俩带挎包，是为了分享他们第
一次发的罐头和糖果。我俩的挎包塞得满满的，有
罐头也有“大白兔”，满载而归。兵们说，下次来多
带几个挎包来。心里那个暖啊！

到机关工作不久，股长请我们几个单身干部到家
里吃饭。他家在江西路上，我们就借来“大金鹿”从水
清沟出发，过北岭穿瑞昌路，又沿着刚刚修好的山东
路一路高歌。可偏偏一辆“大金鹿”“掉链子”了，我们
很容易就找到了一家修自行车的，心情大好，自然就
飞身上车，猛进而去。现在常常跟股长嫂子说起此
事，还觉得温馨一片呢！回来的时候，山东路那个空
旷啊，见不到车，见不到人，索性我们就唱起了《军港
之夜》，“大金鹿”车轮滚滚，轻快而有节奏，那个年代

的快乐，真是来的自然而真切，简单而深情。
那个时候，干部两地分居的多。家属来队就提

前来一份电报，写着“某月某日某车次”。到了那一
天就骑上“大金鹿”去车站，心里既有几分喜悦又有
几分紧张。我家属一次来队，我就叫上一位战友，
直奔火车站。那一次我俩紧赶慢赶还是去晚了，到
了车站老婆已等候多时，一见面就不无嗔怪地说：
“再不来，我就买票回去了！”我一脸的不好意思，可
嘴上还是说着，要出来了又有事了，耽搁了一会
儿。我和战友一辆车带人，一辆车带行李。当然我
带人他带行李了。战友善解人意，说一句，我先走，
你们慢一点啊！就飞身而去……

“大金鹿”跟那个时代一起都进入了历史。时
光如流，记忆沧桑。时间的长河里，每一朵浪花都
饱含着人间冷暖。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是匮乏的，
但我们的精神却是充盈的。那些快乐的细节，像生
活的经纬，编织了我们生命的蓝图。

文汇轩

孟冬剪影（外二首）

◎锦河

孟冬剪影里如金似玉
无风无霜无雪如春和

望着不同形状的秋叶
散发看深秋金韵玉辙

老练的崂山双手合十
祈祷四季年轮平安运作

沉稳的栈桥伸开双臂
与圣弥厄尔大教堂拥抱爽惬

远眺，浪漫的八大关
近望，喜迎八方游客

木栈道变成前海的金边
孟冬在金秋旋律里触合

秋阳梳理着诱人的秋光
秋影里欢飞着多少喜鹊

海浪花打湿了飘落的秋叶
海鸥翩飞共享孟冬的欢乐

秋韵擦亮了万里海天
萨克斯缭绕小区亭榭

哦，孟冬的大地
秋日在艳阳里欢歌

一枚秋叶轻轻地敲窗
孟冬的剪影魅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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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相争无公平 ◎文小姐

孙悟空大闹天宫，向如来提出，皇帝轮流做，明
年到我家。

如来问他：你有何能，敢占天宫胜境？孙悟空
不知面对的是强他无数的如来佛祖，竟还口出狂
言：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不老长生；会驾筋斗
云，一纵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

这猴子真的不知轻重，你这些本事，在如来面
前岂不全是小儿科？

如来不急，与悟空打起了赌赛，如果悟空一个
筋斗翻出他的手掌，就算悟空赢。把悟空乐得喜不
自胜。

悟空抖搂精神，将身一纵，站在了如来手心，一
跃，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悟空行时，忽见有五

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觉得，这下应该是天
尽头了，回去，如来作证，天宫应是我的了。又思忖，
须留下一个记号，免得如来耍赖，这样才好与如来说
话。随即用毫毛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中间柱子
上写一行大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收了毫毛，还不
忘耍猴性，在第一根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
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说：我已去，今来了，
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如来骂道：你这个尿精猴子，
不曾离了我的手心哩！悟空狡辩：你是不知，我去到
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留了记号在那，你敢和我去
佐证吗？如来笑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悟空
看时，但见如来手指上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字
样，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悟空还要争个公平

高低，但如来不跟他玩了，翻掌一扑，把猴子推出了
西天门外，压在了五行山下。

这场赌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猴子必败，
如来必胜，因为他们的本领天壤之别，根本就没有
赌的必要。但幼稚的猴子天真地以为，唯己老大，
一定要在公平的竞争中弄个输赢出来，岂不知，人
家正是在耍猴呢！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要力量
悬殊双方共断一个官司的时候，其实结局早定，但弱
势一方根本毫不知情，在看似公平的规则下卖力地
争取，可悲的是强势一方正是该案的导演，弱势一方
也只是一个小演员而已，在公平的帐幕下，人家正把
弱势一方当成舞台上的小丑导来导去呢！

文话西游

立冬曲
暮秋的缝隙

单刀直入的冬姑娘
指挥着朔风先遣部队
迅速占领冬山的顶峰

松柏不屑一顾
落叶多了几分凝重
远处的晨钟暮鼓
近处的晚秋风景

朔风追逐着红叶
喜鹊为四季欢鸣
几只聒噪的乌鸦
享乐着秋的稔丰

前海舒展如平镜
海上飘逸萨克斯声声
冬泳的浪里白条
怀里自有三月风

隔冬望春曲
春意路上增几重
灵感姑娘轻敲窗
韶光暖透诗行中

立冬意象
冬天的女神

周身透明无瑕
从九天云阶
轻盈飘下

甩袖拂长空
把圣洁的情愫

朝白山黑水轻轻撒

于是，雪花徐徐飘
裙纱覆盖长城上下
塞北素裹如画
她，伸出玉臂
拥吻泰山峰
千古美男子
立冬吟诗葩

她，醉了
从凌晨出发

奔波在银色世界里
梅，冰雪俏雅
绿，酣梦歌吟
春，甜憩雪榻
冬，长途策马

谁知崂山挥长鞭
甩出漫天的鞭花

哦，她在天马背上醒了
越过胶州湾大桥
把海风掖在海岬
马尾横扫雪云

哦，暖冬与栈桥对话
我的诗行中

醒着冬姑娘的密码


